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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小说中的家园想象与诗意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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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萧乾个人的流浪经历、乡愁以及爱情等角度具体分析贯穿其小说创作始终的家园想

象与小说诗意生成的内在机制。萧乾的小说创作持续时间不长，数量也不多，但在中国现代文坛却

有着持续而重要的影响。萧乾本人被视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梦之谷》在刊发

之初就被巴金、靳以等人看好，后来又被文学史家称为“五四”以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萧乾

的小说之所以成功，其关键因素在于充斥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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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乾晚年谈到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梦之谷》

时似乎很不满意：“情节并不曲折，几句话就可以交

代了。人物多是潦草的速写，既缺乏从社会角度的

挖掘，性格和心理描绘的深度也很有限。”［１］《梦之

谷》的写作有其本事，也就是说这是一部自传体的

小说。萧乾并非要讲一个情节离奇曲折的故事，而

是为了纪念一段感情。１９２９年，萧乾在一种不得已

的情况下流浪到岭东的汕头，很偶然地结识了当地

一位姑娘。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很快堕入爱河，但

迫于种种压力，萧乾最终还是一个人黯然神伤地离

去。初恋的兴奋、失恋的痛苦，这本是最平常不过的

“恋人往事”，实在谈不上曲折离奇。真正让这则故

事成为“传奇”的，还是它的续篇。１９８７年２月萧乾

第五次来到汕头，让《梦之谷》的续篇成为可能，不

过续篇的主角暗中换了另一个人，即萧乾的妻子文

洁若。文洁若和萧乾的姻缘本身就是一段传奇，并

且和这部《梦之谷》大有关系：“１９４５年我念高三，第

一次读了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那时我 １８

岁，刚好是书中的男女主人公谈恋爱的那个年龄。

二十年代末叶在潮州发生的那场恋爱悲剧，曾深深

牵动我的心。”［２］《梦之谷》带给读者怎样的影响是

萧乾难以预料的，让他更意想不到的是，７年后，当

年的读者竟然和作者走到了一起，结为连理。也许

《梦之谷》留给文洁若的记忆太过深刻，４０年后当文

洁若来到汕头，得知小说中“盈”姑娘的原型还健在

时，便千方百计找到了她。至此，《梦之谷》的续篇

可以暂告一个段落，萧乾的《梦之谷》与文洁若的续

篇相比较，显然文洁若的续篇更具传奇色彩。但我

们分明能感觉到续篇中的一切都来自这无所不在的

“梦之谷”。我们不禁要问：《梦之谷》的魅力究竟何

在？萧乾小说中无处不在的诗意又是如何生成的？

一、家园想象与诗意的生成

　　为《梦之谷》所吸引的远非文洁若一人。《梦之

谷》还在写作中就得到巴金、靳以等人的赞赏，随后

被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和《现代长篇小说丛

书》。解放后三十余年虽在大陆绝版，但在香港、东



南亚等地一版再版，一直是畅销书［３］。对读书评价

最高的可能要数台湾评论家司马长风，他在《中国

新文学史》中将《梦之谷》列为“五四”以来十部最优

秀的长篇之一。杨义则认为《梦之谷》就是“一首荡

气回肠的抒情诗”［４］，王火说得更为具体：“作家是

用散文的诗意的笔法写《梦之谷》的，严格来说，《梦

之谷》没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太多的情节，或者可以

说它并非是以情节取胜的长篇，它取胜的是作品中

的诗。”［５］可见《梦之谷》吸引人的地方很大程度上

在于它所具有的“诗意”。如果我们将小说中表现

出来的“语言的诗化与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

维的意念化与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

营造”［６］等视为诗化小说的基本特征，那《梦之谷》

也可以称为诗化小说。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梦之

谷》与其他诗化小说的区别在哪里？它的诗意如何

生成？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司马长风的精彩评论：

“这样牧歌式的恋情，人们所熟悉的悲剧，可是读了

之后，竟像一杯醇酒，在腹中汹涌延荡，久久不能消

散。作家的小说技巧并不熟练，随处都可挑出瑕疵，

但是那富于诗情的文字，那长风满帆的笔力，融合成

又甜又热的吸力，使你一直读下去。”［７］司马长风认

为，这部技巧上并不怎么成熟的小说之所以让人读

下去，就在于作者那“富于诗情的文字，那长风满帆

的笔力，融合成又甜又热的热力”。司马长风似乎

已经触及到问题的关键，但那“笔力”、“吸力”的解

释又显得过于抽象。

也许有着同样的经历与同样书写欲望的人，才

可能为我们提供解读《梦之谷》中诗意的最适当的

角度。无独有偶，１９４８年在《经世日报》“文艺周

刊”第８４期发表了《＜梦之谷 ＞书评》（以下简称

《书评》）一文，署名少若。在《书评》中，作者提到自

己曾经有与萧乾先生同样的一段故事，并且相信

“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充斥于人间”。但直到读完《梦

之谷》，作者才恍然：“赞美，羡慕，甚且有一丝儿嫉

妒，萧乾先生的故事的成功，正说明我的故事所以失

败。”少若即吴小如。吴小如未必真地会去讲这一

段故事，但他知道萧乾比自己讲得好，原因何在？吴

小如有一段极富启发性的话：“萧乾先生却会安排

他的故事，会穿插他的人物，更会掂掇他的情感，抒

泻他的郁怨。一个简单的故事却‘装饰’（这两个字

是《梦之谷》全书的眼目）了许多错综复杂缤纷缭绕

的场面”［８］。吴小如认为，《梦之谷》之所以成功，

“装饰”是关键，是全书的眼目。诚然，在《梦之谷》

中多次提到“装饰”，如果把“装饰”看作全书的“眼

目”，我们认为这里的“装饰”就是“梦想”，一个少年

流浪者对家园、爱情、亲情的梦想。小说一开始，男

主人公“我”五年后重游故地，便是为了凭吊那个破

灭了的“梦”：“谁曾在红日升到中天时分，仍呆坐在

白石阶上，用回忆的手捕捉半夜那个朦胧的梦呢？

谁又痴得竟还在梦境里胡乱摸索？”［９］“梦”贯穿了

整部小说，正是“梦”让萧乾在事隔７年之后仍然难

以释怀，为被摧残的初恋唱一曲挽歌。同样也正是

“梦”，成就了司马长风所说的“长风满帆的笔力”和

“又甜又热的吸力”。“美好的梦想确实协助心灵去

享受它的安宁，去享受一种平易的统一。心理学家

陶醉于现实，过分强调梦想的性质是逃避。他们常

常不能承认梦想围绕着梦想者织成的温馨的关系，

它是一种‘纽带’，总之，按梦想这词的全部意义来

说，它使梦想者‘诗意化’了。”［１０］梦想在这里不单是

一种情绪化的力量，如悲剧气氛的渲染、美好情境的

呼唤，更重要的是一种诗化的强大力量。“梦想”作

为中介，成功地将一个自传体的故事转化成诗化的

小说，这就是萧乾的高明之处。

不过我们仍然要问，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

即使被讲得如梦似幻，恐怕不足以具有如此大的魅

力。吴小如在《书评》中讲到，这部小说成功的另一

个因素，即作者善于“蓄势”。全书共３３章，直到第

十六章，女主人公才遮遮掩掩地露了面，此后的故事

节奏明显加快，让人有目不暇接之感。小说叙述的

动力就是凭借逐渐积蓄起来的“势能”。联系到梦

想在这部小说中的作用，这里的蓄势我们可以看作

是对梦想的建构，也即小说中“诗意”的来源。虽然

在前十五章女主角未曾出现，但小说中的诗意异常

浓郁。如果以女主人公的出现时间，把小说分作前

后两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前半部分更具诗意，也

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关键所在，后半部分关于两人爱

情故事的叙述则更具戏剧性，只不过是前半部分积

蓄起来的势能的自然发展而已。由此我们认为，爱

情的梦想只是《梦之谷》中诗意的一个来源，此外还

可以列出如流浪的孤寂、乡愁的蛊惑。而这一切都

可以看作与小说中“我”的“成长”有关。当小说中

的“我”１８岁被故乡放逐，流浪到岭东时，伴随着的

是一种“成长”的愿望，也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孤寂

感。这种孤寂感作为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是个体在

不断成长、追寻自我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

这个时候凭借梦想，我们可能从现实获得一种拯救

的力量：“梦想就这样表明人的存在进入了一种休

息，梦想表明了一种安逸状态。梦想者带着他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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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全身心地进入幸福的实况。”［１０］具体来说，萧乾在

《梦之谷》中所表现出来的最终是一种对“家园”的

梦想。不论是流浪的孤寂、乡愁的蛊惑还是爱情的

苦涩最终都源于“家园想象”。“家园”对“我”而言

不单意味着此岸的温暖、安逸，更是一种彼岸的归宿

和理想。有了对“家园”的想象，《梦之谷》才得以完

成从自传性故事向诗化小说的转变，也可以说，“家

园想象”是解读这部诗化小说的关键所在。

二、流浪与诗意

　　李健吾对萧乾的小说有一段精彩的评论：“人

类的良善和自然的美好终结在个性的发扬，而个性

不蒙社会青眼，或者出于有意，独自站在山头傲啸，

或者出于无心，听其沉在人海溷迹。精神上全是孤

独。忧郁是这里仅有的花朵。”［１１］作为当时批评界

的领军人物之一，李健吾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萧乾小

说的内在气质，即“忧郁”。李健吾无疑抓住了萧乾

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放在他整个小说创

作中来看也是适用的。萧乾小说表现出的“忧郁”

气质和他的个人身世、经历密切相关。遗腹子的沉

痛、寡母养孤的酸楚、浪迹天涯的无助，正是这些个

人阅历构成了其作品的底色。而他的小说创作在很

大意味上是一种自我境况的抒写，所以杨义认为：

“在京派作家群中，萧乾的小说也许最带自传

性。”［４］“流浪”是萧乾无可奈何的选择，“流浪”也赋

予他独特的视角，成就了他的小说创作的独特风貌。

纵观萧乾的一生，“流浪”几乎成为一个主题。

萧乾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一出生就过着

“人在矮檐下”的生活。１３岁时，那个最明白他，教

他“愉快、乐观，好意地估量别人，对万物普遍地发

生情趣”的人，也离开了他。此后萧乾便开始了真

正的流浪生涯。另外，让少年萧乾不能释怀的就是

他的民族身份。这几重创痛叠加起来，一个少年人

的“忧郁”便不难理解。小小年纪经历太多的人间

冷暖、世态炎凉，生命对于萧乾来说“真是最缺乏诗

意美感的东西”。但萧乾毕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当社会将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一再抛弃后，游子也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流浪，并且在流浪中寻求生气勃

勃、勇敢结实的诗意。事实上萧乾一边经历创痛，一

边甚至有些“骄傲自己的穷，骄傲自己的放荡，骄傲

自己的流浪”［１］。早在《萧乾小说集题记》中，沈从

文就发现萧乾作品洋溢着强健旺盛的生命力，并且

他相信“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

害上打算计较，不拘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他能硬

起脊梁，笔直走他要走的道路”［１１］。凭借少年人的

好奇、激情以及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流浪”在萧乾

这里反倒充满了诗意。大学还未毕业，萧乾就为自

己选好未来的职业。虽然当时的好友杨刚劝他多读

一些革命理论，但他满纸净是“漂泊”、“流浪”：“抄

录的诗句不是出自苏曼殊、纳兰性德就是拜伦和雪

莱。那时我迫切要求的不是去分析生活，理解生活；

一心只想投进去，当一个‘百代之过客’。”［１］

流浪生涯和萧乾对流浪的另类理解为他的小说

注入意想不到的亮色。萧乾的第一篇小说《蚕》写

的是“我”花了１０个铜板从几百条身世飘零的小生

命中选了８条，精心呵护。但８条小生命仍然逃不

出自然规律的制约，其中的两条先就死掉，另外６条

最终也不得不慢慢老去。但最让人难忘的是萧乾赋

予８条身世飘零的小生命以“从容”的姿态，直到最

后的死。《篱下》中环哥迫于无奈只好和妈妈暂住

姨妈家，但他却在挨打后用被子把头蒙起来：“在这

黑暗严密的角落里作梦。”《梦之谷》中对流浪的书

写则将这种对苦难中“诗意”的发现推到极致。

“我”由于在学校的行为“不轨”被故土放逐，但是对

于流浪，“我”似乎兴奋多过酸楚：“我幻想自己是来

到一座山青水秀的世外桃源，又记起这里是革命发

源地的广东，想来不会有穿黑衣的侦缉队，不会有开

黑名单的党部。总之，我幻想自己是来到了另一种

人间。”［９］船贴近码头后，“我”更是迫不及待：“几乎

是踮着脚尖轻轻地踏上这块‘新大陆’的———我生

命里的新大陆啊！轻得像是握着一个陌生人的

手。”当我上了马车沿着海滨前进，马蹄有节奏地发

出清脆的响声，细碎的雨点溅在脸上：“我兴奋得恨

不得伸出胳膊向他们嚷：喂，热带的同胞，一个由沙

漠来的人到了！”［９］从故乡流浪到异地，语言不通、

风俗不同、身世飘摇、前途渺茫，但以上这些似乎都

不足以淹没“我”的兴奋感。

不过当“我”住进旅馆里，新朋友问我：“足下驾

临敝乡，有何贵干？”不成想一句客套话却将“我”难

住了，不得已只好回答：“小弟此行任意漂泊，心无

定向。”这是一个让人心里发虚的问题，“我”的回答

一方面道出了实情，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前途的担

忧甚至迷茫：“我来到人间的贵干又是什么呢？”［９］

当新老朋友分别离开后，“我”一个人住在没有时间

的旅馆，当夜晚来临时心头越发显得沉重：“夜就如

个大脚婆一步踏进街巷，踏进了窗口，踏进了我那颗

十八岁欢蹦乱跳的心。生命里的夜晚啊！没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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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星，黑压压地只闪亮着几个歹人的狰狞的眼

睛。”［９］可以说不论是“我”那不再单纯的思绪，面对

“有何贵干”的担忧还是暗夜中的恐惧，都与“１８

岁”，也即“成长”密切相关。“我”的不安与恐惧乃

是少年人“成长”必经的阶段或者必付的代价。在

这里最关键的便是如加缪所说“成为一个人”［１２］的

困惑和努力。联系到“我”初来乍到，登上“新大陆”

的喜悦与兴奋，我们不难发现，对“我”而言，“流浪”

并不是目的，“新大陆”、“世外桃源”的向往也罢，

“成长”的烦恼也好，在“我”都是流浪中寻找理想、

寄托未来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说这里的理想、未

来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对精神家园的想象，有了这

种想象，流浪便富有诗意和兴味。说到底，萧乾仍然

是一个实足的理想主义者。

三、乡愁与诗意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起，《北京晚报》上连载了萧乾《北

京城杂忆》，后来结集出版，颇受好评。如果我们将

萧乾与同样出身北京的老舍相比较，两者的北京书

写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老舍的创作更侧重老北京的

风俗人情的描写，语言也用地道的京白，可以说京味

十足。萧乾则不同，用京味书写的似乎只有这本写

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北京城杂忆》。冰心对《北京

城杂忆》有一段评价：“所谈到的七十年前北京的吃

的、喝的、玩的、乐的，凡是老北京一般的孩子所享受

到的，他都满怀眷恋地写到了。”［１３］即使是对老北京

的杂忆，萧乾仍然侧重的是７０年前的胡同、街道，是

儿童视角下的老北京，更是一种眷恋之情。萧乾自

己说得更明白：“《北京城杂忆》不是知识性的。我

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旧的北京之间，以抚今追

昔的心情，来抒写我的一些怀念和感触。”萧乾对于

老北京的回忆，我们毋宁看作一种对故土的想象，老

北京的诸般物事在想象中全都焕然一新。“想象能

够搜遍堆放在记忆仓库中的感官意象，一旦为某种

艺术的目的所控制，就会把它们组合成某种新颖而

使人愉悦的型式。”［１４］

对于一生漂泊的萧乾来说，家是一种永远的诱

惑：“家，像是生命的定心砣。也不知‘安居乐业’最

早见于什么典籍，这四个字一针见血地说明了生活

中的一个因果关系。世上也许有流亡者写出过了不

起的作品，可我漂流在外的那七年，没写出什么像样

的东西。不论徜徉在苏格兰的雷梦湖畔，还是眺望

罩着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我的心情都轻松不起来。

俗话说相思使人消瘦，乡愁的滋味也苦不堪言哩。

外在的景物越美，心里越是沉重，仿佛陷下个空洞，

或有一只刺猬在里边滚爬。”［１］这是萧乾写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的《搬家史》中的一段话，读来格外醒目

而沉痛。萧乾从小几乎就没有过家，母亲早逝后搬

进学校宿舍，１３岁开始以城为家，此后的记者生涯

更是来去匆匆，难得有一个安静的家。１９４９年，萧

乾之所以放弃母校剑桥大学的邀请，毅然决然北上，

仍然是“回家”这个念头，家就像一块磁石，牢牢吸

引着他。但让萧乾始料未及的是，在１９４９年之后长

达３４年的时间里居然“安家”无望，直到１９８３年他

才有了一个可以安心放胆住下去的家。有了这样的

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家在萧乾的生命中所占的位

置。在萧乾的小说中，“回家”也就成为一个永恒的

主题。《吉期》中的“我”漂泊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靠

教书为生，在这个地方交到一位新朋友。“我”的这

位新朋友似乎总有什么心事，显得灰暗而悒郁，同事

也觉得他“怪”，原因就在于他想有个家。他告诉

“我”，书是冷的，活着的味儿就在这点热劲。但对

他来说找个家又是多么不容易。《道旁》中，“我”是

在一家矿务局工作的单身汉，喜欢在晚饭后独自一

人沿着繁华都市通往绿色田野的道路漫步，无意中

的“我”竟然将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矿务局工程师

为自己所建的平房当作自己“精神的家”。

到了《梦之谷》，对于家园的想象便无处不在

了。当小说中的“我”住进奉贤旅社，送走我的朋友

渊之后，“寂寞便如一个妖魔钻进了我的心”。那个

曾经放逐我的家这时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蛊惑：

“我的头忽然眩晕起来，更糟的，那个被我咒诅过的

‘家乡’，这时却以一片高厚黑黑的古城角楼的魑影

在我的记忆中出现了。忘记了那三双掐我弱小勃颈

的大手，忘记了开除的通知和跟踪而至的黑名单的

威胁，我的心为一腔酸溜溜的乡思糊住了，眼角还淌

下一摊热泪。”［９］事实上，萧乾一到汕头就改名萧若

萍。而改名的直接原因则是到了汕头，和当地人无

法交流的痛苦。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不禁抱怨

语言上的隔阂：“我成天听人们在咭哩呱啦地说着，

却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兴许议论的正是我。小至

‘吃饭’、‘点灯’，大至自己的抱负，不论表达什么全

凭手势。人简直不如只鹦鹉！”［１］初到异地的新鲜

感被梦绕魂牵的乡愁所代替。深受方言之苦的

“我”之后去岛上教书，便发誓要在学生心中点起一

把火，想尽一切办法推广国语。推广国语自然是为

打破交流上的障碍，但我另有寄托：“有时，半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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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国语音节的美，半为抒发我的乡思，还把一些北京

的俚曲搬进课堂。听那么些只喉咙合唱着缭绕在我

梦境里的曲调，他们解除了‘上课之苦’，我感受到

的比那个还要更多些。”［９］最后我们干脆成立了自

己的组织“天籁团”。与此同时，“我”也通过触觉、

回忆在想象中建立与故乡的联系。小说第三章，送

走老朋友，“我”和新朋友一起往回走，因为语言不

通，所以也就无法互通款曲。突然街道上一块金煌

煌的店牌吸引了我，那上面“北京”两个字一下子勾

起“我”的乡思。其实这不过是—家平常的彩蛋店

铺，但我还是愣头愣脑走了进去，情不自禁地伸手去

摸那涂满泥土和麦壳的蛋。接下来作者有一段非常

动情的描写：“是粗心还是一时冲动呢，我竟嘎巴捏

下一块泥土来。我忘情地托着它，在指肚间搓啊搓

的，有一种绵软温柔的感觉。———还是家乡的土哪。

我快乐得像是见了亲人。”［９］这就是游子对故土的

感觉，也是作者萧乾对家园的想象。“乡愁”就像客

店里从早到晚吹不完的笛声，在忧怨凄怆中赋予小

说以诗意。

四、爱情与诗意

　　有位挪威汉学家曾经专门来信询问萧乾关于

《梦之谷》的问题，其中特别问到他是否受到英国意

识流小说家沃尔芙的影响。萧乾在回信中明确告诉

她，写作《梦之谷》时自己还未曾真正读过意识流派

的作品，包括沃尔芙的小说。如果要追溯《梦之谷》

在文学史上所受的影响，则另有渊源。“最早启发

我写它的有屠格涅夫的《初恋》———也是一场破灭

的梦，和拉马丁的《格莱齐拉》，我爱书中的海景和

那天真活泼的女孩。”《初恋》、《格莱齐拉》所写都是

浪漫的爱情故事，且与萧乾的经历有不少暗合的地

方。可以说，爱情故事是《梦之谷》的基础。

虽然《梦之谷》中对爱情的叙述不乏戏剧性，但

真正吸引我们的还是作者对纯真恋情的诗意刻画。

小说中“我”和“盈”的初次相遇就充满诗意。“我”

在惟一没有课的礼拜三的早晨去看海，顺便吐一吐

一个小教书匠的闷郁。在回来的路上无意中看到一

个小女孩在墙角啜泣。“我”走上前去探问，结果由

于语言不通造成误解，几乎脱不了身。这时飘来一

声乡音，是这乡音帮“我”解了围，而“我”却深深地

陷入了一个“梦”，不愿醒来：“从这个早晨起，我生

命的地平线上便冉冉升起了一个梦，灿烂得像火

焰。”［９］“我”和“盈”的相遇自然有“盈”善良、热情

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她那道地的北京话，包括

“您”字都咬得非常准。这是“我”在岛上第一次听

见乡音，一种真正的“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正是这

种“知音”之感让“我”的梦做得特别绚烂、迷人。接

下来“我”便想尽一切办法让“盈”成为游艺会的主

角。游艺会是天籁团组织的活动，目的为在岛上推

广国语并筹款。在游艺会上我们要演出契诃夫的

《求婚》，苦于找不到女主角，“盈”的出现最终让游

艺会大获成功，而对“我”来说则是将公私两个不同

的梦交织在一起：“这一天我象是驾驭着两匹奔腾

的马，又宛如把着两道水闸，做着两个不同的梦。我

知道它们不应该掺混在一道，然而一停下手，它们便

又向一处并。”［９］从此，“我”的生活中也有了女主

角，这一切都归功于那一声乡音。

之后我们便携手徘徊在“梦之谷”里。这“梦之

谷”实际上是紧邻墓园的山谷，在空间上相对封闭；

而当我们沉入“梦之谷”，周围的一切，包括云彩、水

流显得那样慵懒，时间在此停滞，于是小说便为男女

主人公营造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境界，也只有梦想才

配得上的境界。“天空星辰那阵子嵌得似乎特别

密，还时有殒落的流星在夜空划出美丽的线条。四

五月里，山花开得正旺，月亮像是分外皎洁，那棵木

棉也高兴得时常摇出金属的笑声。当我们在月下

坐在塘旁，把两双脚一齐垂到水里时，沁凉之外，

月色象是把我们通身镀了一层银，日子也因之镀

了银。”［９］“我”与“盈”的爱情充满梦幻色彩，而同

样正由于这梦———忘却谷外的现实世界、共同追

寻精神家园的梦，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

我们似乎也都惘惘中感觉到的“梦之谷”所面临的

威胁，它的破产是必然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爱情

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也许

是对于“我”和“盈”而言，爱情本身只是别有寄托

的“梦”而已。萧乾自己在评价奥尼尔的《白朗大

神》时就说过：“年轻人爱的往往是‘爱情’，却不

一定是个具体的爱人。”［１５］而“盈”在最后更是直

接告诉“我”“从前就是梦”。５年后，当“我”再度

踏上岭东这块土地的时候，“盈”的“相貌对我已朦

胧得如黎明时分一片失了澄黄光芒的白色弯

月”［９］。这一切都在说明，促使“我们”走到一起的

是同样的乡音、同样的身世、同样的梦想，而这乡

音、身世、梦想上面所寄托的则是“我们”对家园的

渴望。家园想象在成就我们初恋的同时，也为小

说本身带来悠远绵长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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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梦之谷》中关于家园的想象几乎无处不在。

小说一开始，５年后“我”再度归来，充满着“浪子回

家”的温馨与激动。而在“我”流浪的每一个阶段，

在“我”身边的新老朋友，如渊、袁君全都有着母亲

般的慈祥与善意。在一部不以情节见长的长篇小说

里，家园想象成为小说叙述最终的推动力，并且让故

事显得丰满而富有诗意。到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司马长风所说的“那富于诗情的文字”、“长风满帆

的笔力”、“又甜又热的吸力”，其渊源正是小说中的

家园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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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Ｊｉｎ，ＪＩＮＹｉ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ａｔ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ｎｉｓ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ｓｔｎｏｖｅｌｓ
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Ｍａｙ４ｔｈ”ｂｙ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Ｔｈｅｋｅｙ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ｆ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ｓｎｏｖｅｌｓｉｓ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
ｆｌａｖｏｒｏｆｐｏｅｔｒ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ａｌｌｅｙｏｆＤｒｅａｍｓ；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ｐｏｅｔｒｙ；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ｎｏｖｅｌ；ｖａｇｒａｎｃｙ；
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

６３１

牟利锋：萧乾小说中的家园想象与诗意的生成




